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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的诸多常见心理问题之中，抑郁症以
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自杀率成为医学
界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几年国内统计数据显示，
符合抑郁症诊断的青少年占总人群的1.6%～4.8%［1］。
结合我国的人口基数，发病总人数则可以百万计。
而青少年抑郁症在症状表现［2］、诱发因素、内分泌
机制［3］以及临床治疗［4］方面，都与成人抑郁症有较
大的区别。结合青少年人群的心理特性和临床实际，
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疗效有保证且安全、不易引起患
者违抗的诊断和治疗技术。

绘画分析与治疗（也称艺术治疗）作为近年来兴
起的一种新型诊疗手段，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精神科
和心理科的各类疾病及躯体疾病伴发的心理问题，
在青少年抑郁症上的应用也日益增多，国内外报道
层出不穷。它相对于目前主流的量表检测和药物治
疗而言，趣味性更强，不良反应更小，患者的依从性
更好，对症状的掩饰和隐瞒更困难，同时也利于兼
顾患者其他心理问题的诊疗［5-6］。更进一步讲，绘
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可以释放绘画者潜意识内的

感情冲突［7］，更适用于与情绪、心境密切相关的抑
郁问题。它的不足在于个性化较强，需要指导者具
备一定的艺术才能，难以规范化和量化，也难以有
效复制成功案例，有很多研究空白急需填补。基于
此现状，现将对绘画分析与治疗在青少年抑郁症这
一领域的应用进展做概括总结，以推动该技术的进
一步广泛使用与细化研究。

一、绘画分析在青少年抑郁症诊断筛查中的应用
1. 国内诊断筛查应用报道：近年来，在青少年

抑郁症的诊断筛查方面，国内应用首屈一指的绘画
分析手段为房 - 树 - 人测验。该测验以房屋代表家
庭，树象征自我成长，人投射绘画者的自我形象和
人格，并具备整体分析和动态分析功能［8］。其考察
内容广泛，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频次也非常高，是
目前所有绘画分析中最成熟的技术，现已拥有数种
因子分析量表。该项技术首先为陈侃和徐光兴［9］

在国内应用于青少年群体，对 285 名中学生进行了
12 项绘画因子的筛查研究，最后确定了 8 个因子为
抑郁症倾向因子。其后，严虎等［10］同样以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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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研究样本 576 人，筛查因子 15 项，发
现明显差异因子 13 项，可计入回归方程因子 10 项。
惠文佳［11］对 755 名城市及农村中学生进行研究，筛
查因子 62 项，研究得出差异显著因子 31 项。赵文
君等［12-13］于 2015 年先后对青少年抑郁门诊 216 例
抑郁症患者和普查的 730 名中学生进行了房 - 树 -
人的绘画分析，筛选 390 项因子，前者研究发现 14
项因子显著相关，后者得出 10 项特征可进入回归方
程。此外，Li 等［14］对台湾地区的 323 名大学生运用
房 - 树 - 人测试筛选出了影响情绪的 35 项因子。

除房 - 树 - 人外，单独的绘树试验和绘人试验
也有临床应用的报道。如严虎和陈晋东［15］将健康
青少年和患有抑郁障碍的青少年采用画树测验进行
对比研究，得出 9 项差异因子，其中 8 项可计入回归
方程。冯秋燕［16］亦在其研究中运用绘人试验中的
自画像验证大学生的身体意象，并判断其抑郁倾向。
台湾学者 Wu 等［17］在其研究中使用不同颜色的马
赛克拼凑人像，以此研究有抑郁倾向的被试者和无
抑郁倾向的被试者对于颜色和情绪的认知。

2. 国外诊断筛查应用报道：在国外的研究里，
White 等［18］以治疗性学校为依托的一项研究，使
用形式元素艺术治疗量表（the Formal Elements Art 
Therapy Scale，FEATS）对动态绘画“一个人从树上
摘苹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绘画分析的诊断结果
对于情绪障碍的诊断有区分意义。其后 Manickam
和 Sajani［19］在 485 名中学生中再次验证了该研究，
发现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在多个分量表结果上存在显
著差异。除此之外，Wrightson 和 Saklofske［20］验证了
绘人试验在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筛查方面的有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Sliver［21］以其设计的刺激绘画测验、
绘制故事测验在临床中的大量应用，证实了该组测
验可以准确识别儿童及青少年的早期抑郁情绪。

3. 诊断相关问题讨论：国内既往房 - 树 - 人相
关的研究情况见表 1。表 1 首先反映了目前国内相

关研究的不规范程度非常严重。研究者们各自为
战，选择自己喜爱的抑郁类量表，自行定义一个抑
郁的诊断标准（并非医学标准），导致不同的诊断指
向和相差甚远的发病率，这对最后的研究结果无疑
影响很大。其次，在特征选择方面，亦多为自行判断，
或直接应用国外的特征数据，验证性差，重复性差。
最后，在特征重合率的计算方面，笔者采用了多个
研究者的研究大数据，提高了特征重合率，否则如
只考虑极端情况，以陈侃的研究和 Li 的研究进行一
对一对比，可以发现没有一项特征是重合的，因此
它们所得出的回归方程和评分系统是否真实可信。

对其他研究者的报道缺乏关注，也直接导致了
前人研究的优点没能得到有效的重复。如陈侃等［9］

在其论文中引入了“反向特征”这一概念，即某些
绘画特征的出现会显著降低受测者患抑郁的可能，
在其后的研究中并未得到重视。再如，同样发表时
间较早的张燕［22］的研究将房 - 树 - 人测验应用于新
生儿普查，对绘画异常而量表未显示异常的受测者
逐个访谈，筛选出了量表无异常但的确患有心理疾
患的青少年，增加了筛查和绘画指标的准确率。这
一优点同样未被复制，我们无法得知在表 1 所列研
究的量表中受测者有无存在刻意隐瞒情况，这可能
直接导致了绘画特征的筛选误差。

在包括 2 篇台湾学者以英文发表的文献当中，
可以发现动态的、具体的研究更受欢迎，具体的案
例可以增加报道的说服力，如 Sliver［21］在抑郁倾向
方面使用一系列的、更细化的、更个体化的研究来
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性。同时，对于具体诊断标准，
部分学者采取了明智的回避态度，如 Li 等［14］的研
究通过证明了抑郁量表得分和绘画得分的一致性来
得出结论。

二、绘画治疗在青少年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
1. 国内治疗应用报道：与诊断筛查方面的报道

相比，国内将绘画治疗用于临床的研究数量较少。

表1 国内房 - 树 - 人研究主要因素

研究者 量表 诊断指向 发病率（%） 确定特征数 特征重合率（%）a

陈侃［9］ SCL-90 神经症 12.3 8 75.0

严虎［10］ SDS 抑郁状态 51.3 13 46.1

惠文佳［11］ CDI 抑郁倾向 26.5 31 48.3

赵文君（1）［12］ HAMD 抑郁症 - 14
37.5

赵文君（2）［13］ HAMD 抑郁情绪 32.3 10

Li［14］ BDI- Ⅱ 抑郁情绪 - 35 20.0

  注：- 研究选择的是已确诊患者，故无发病率数据。a 关于特征重合率的说明：笔者将所有被列举的特征做了统计，共获得各类不重复的

特征77项。表中所指的重合率为该作者所列举特征与其他作者存在重合的概率。同时出现3次的特征仅有2项（树干描绘细致、人躯干留白），

并且没有同时出现 4 次以上的特征；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DS 抑郁自评量表；CDI 儿童抑郁量表；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BDI- Ⅱ 贝克抑

郁量表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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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因为绘画治疗个体化强，接受治疗者的
绘画作品无法复制，更难进行量化研究；另一方面，
至今尚未有权威组织对该疗法的疗效予以确认并推
广。因此，绘画治疗多以辅助治疗手段的形式应用
于临床。国内较早用于青少年抑郁领域的研究为汤
万杰［23］在抑郁大学生群体中的对照试验，干预组
和对照组各 31 例，经治疗后显著改善了抑郁症状及
多项相关因子。牛振海和曹运华［24］以绘画艺术疗
法对肥胖女大学生的抑郁情绪进行干预，干预组和
对照组各 8 例，前后量表得分差异显著。杨在攀［25］

以个体试验组、团体试验组、控制组、空白对照组对
绘画疗法在抑郁症中的疗效进行研究，每组各12 例，
结论为两组试验组均有明显改善，个体试验组的效
果更佳，同时也验证了绘画的改善和量表得分的改
善是有密切联系的。

2. 国外治疗应用报道：纵观近五年来的报道，
绘画治疗在国外研究中的应用同样以辅助作用为
主，如 Kim 等［26］在韩国高中生中通过验证幸福感改
善情况来确认艺术治疗对抑郁疗效，同时引入了呼
吸冥想疗法；又如 Quinlan 等［27］在澳大利亚对难民
青少年的综合艺术干预疗法有效缓解了情绪问题。
在印度学者 Crystal［28］的研究中对确诊为抑郁症的
22 例青少年进行了艺术干预，结果显示参与者的抑
郁评分和自尊评分均有明显改善，且与艺术干预密切
相关。Kristen［29］的研究提出了针对青春期前女孩们
的情绪调节的团队艺术计划发展模型，该模型着眼于对
抑郁情绪的改善，但尚未有实际验证。澳大利亚学者
Edwards 和Hegerty［30］则以艺术折纸为主，配合着扎
染和曼陀罗拼贴进行小组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3. 治疗相关问题讨论：国内绘画治疗研究的综览
情况见表2。相对于诊断而言，绘画治疗的标准、规范
更缺乏一个明确的界定，为了达到治疗效果也常追加
一些辅助手段，多常用“综合艺术干预”之类的名词
指代这一治疗体系。这样的现状直接导致了应用的
进一步混乱，如汤万杰［23］和牛振海和曹运华［24］研
究中虽然选择了类似的量表，但计分标准仍然有细
微的差异；3项研究的重合率同样仅为大致重合率，相
似课程的操作细节也有着诸多不同，验证性重复试
验几乎不可能完成。国外研究学者的文献同样有类
似问题，大多仅是报告类、总结类而非立项研究类。

另外，在国内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无
论是个体治疗还是团体治疗，经常伴随有大量的治
疗师与参与者交流环节，这其中是否隐含了精神分
析疗法、认知疗法、支持疗法、人际疗法，甚至暗示
疗法和行为疗法的治疗手段，如何确定是绘画产生
了治疗作用而非其他，有待进一步确定。

三、小结
毋庸置疑，绘画分析与治疗从诞生之日起，就

被公认是一种有意义的心理学诊断和治疗手段，广
泛应用于各类心理咨询和辅助医疗环境，也取得了
很多杰出成果。但同样的，在引入临床系统研究和
统计分析之后，由于艺术创作的自由性和不确定性，
学者们对作品的评分标准和治疗流程产生了质疑，
在已有的研究中，也多作为交叉领域探索和辅助诊
治手段出现。近年来，虽然相关研究数量明显增多，
但就科研的严密性和系统性来看，仍有许多不足。

在青少年抑郁症这一领域内，绘画分析与治疗
的推广应用总体处于上升态势，相关研究亦向数据
化、具体化逐渐发展。虽然国内的研究目前在公信
度和可重复性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憾，但其与国外
学者文献质量的差距还是在逐渐缩小的。

就现状而言，需要国内学者努力的方向有以下
几方面：（1）建立一个样本量足够大、试验过程严谨、
信效度可靠的代表性绘画（如房 - 树 - 人）评分量表，
并在公认其有效重复性后推广使用；（2）细化到具
体病种的大样本研究，并采用多个量表的交叉统计
分析，应用如 Meta 等更深入的分析手段；（3）长时间
追踪研究，探索复发率的改良情况，探讨绘画治疗
的长期作用；（4）进行治疗试验时严格区分试验组，
排除干扰因素，或在此基础上建立更详细的分组研
究；（5）创造、开展、引入更多类型的绘画诊疗手段，
如已见于国外的曼陀罗、马赛克拼图、动态绘画、罗
夏墨迹测验等，并可在绘画分析与治疗内部尝试横
向的比较研究；（6）进一步规范绘画疗法的中英文称
谓、相关诊疗标准和试验流程，取得公认结论，并与
国际研究相接轨。

综上所述，绘画分析与治疗这一疗法效果可观，
前景光明，但将其进一步推广应用，还需要更多的
理论和临床支持，此当静俟来者。

表2 国内的绘画治疗研究

研究者 量表 每组人数 手段 课时 重合率（%）

汤万杰［23］ SDS、SCL-90 31 审美、绘画相结合 10 60.0

牛振海［24］ SDS、SCL-90、SES 8 绘画为主 8 62.5

杨在攀［25］ HAMD（CPI 筛查） 12 绘画、游戏相结合 8 50.0

  注：SDS 抑郁自评量表；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ES 自尊量表； HAM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CPI 加州人格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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